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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初冬，犹如一首舒缓的音乐，轻轻柔柔，奏
响在岁月的琴弦上。

此时的阳光变得柔和而珍贵，透过稀疏的
树枝，洒下点点斑驳的光影。一缕缕浅浅的温
暖，像是被时光稀释过，轻柔地抚摸着大地。

徐徐风儿，带着丝丝的寒意，吹过街头巷
尾，吹落了一片片留恋枝头的黄叶。叶儿纷纷
扬扬，飘然而下，好似一只只蝴蝶，在风中翩翩
起舞，最终回归于大地的怀抱，铺成了一层厚厚
的金黄地毯。我俯下身子，掬起一捧落叶，双手
用力朝天空抛撒，闭上双眼感受它们的轻盈，任
由它们落在我头上、落在我肩上。我踏足其上，
落叶沙沙作响，那是它们奏响的奇妙乐章。

天空湛蓝如宝石，高远而辽阔，偶尔飘过几
朵洁白的云彩，像棉花糖般轻盈，却给这清冷的
初冬增添了几分温柔的气息。我对着天空，长
长呼出一口白气，在空气中短暂停留，又渐渐消
散，下意识地裹紧了衣裳，加快匆匆的脚步。

漫步在初冬的田野，田野上一片寂静。收
割后的稻田，留下一排排整齐的稻茬，那是大地
书写的诗行。枯草的气息、泥土的芬芳，还残留
在田埂边。我深吸一口气，享受着秋收后大地

独有的味道。脚下的泥土松软，每走一步都能
感受到大地的沉稳与厚实。阳光洒在田埂上，
透出微弱的温暖，这里曾留下农夫们的足迹，他
们匆匆的脚步、滴落的汗水，早已融入了这片土
地。如今，收割后的宁静，想必是它的另一种深
沉的诉说。田埂边上的枯草，在风中瑟瑟作响，
仿佛讲述着遥远的故事。

举目远眺，远处一座座山峦也染上了初冬
的色彩，宁静而壮美。一股淡淡的雾气萦绕在
山腰，让山峦多了几分神秘和朦胧。山风带着
初冬的微凉，掠过树林，发出萧萧的声响。这声
音，是山峦的呼吸，是大自然的低语，在空旷中
回荡。我站在山巅远望，看着群峰连绵、层峦叠
嶂，那起伏的线条如同大地的脉搏，沉稳而有
力。远处的小村庄，在山峦的怀抱中若隐若现，
炊烟袅袅升起，给这清冷的画面增添了一抹人
间烟火的温暖。

初冬的清晨，象江的河水平静如镜，带着从
容与淡定，不急不缓地流淌着。微风轻轻拂过，
水面上撩起几缕若有若无的细纹。时间仿佛也
因它而放慢了脚步。

河堤边上的一条条长椅，是忠实的守望者，

在寂静中守候，等待着那些愿意在这浅浅的时光
里停留片刻的灵魂。它们见证了晨曦中的晨跑
者，他们带着蓬勃的朝气，与初升的太阳一同开
启新的一天；也目睹了黄昏时分相依相偎的情
侣，他们的身影在阳光的斜照下被拉得很长很
长；还陪伴过那些独自前来的沉思者，他们凝望
着河水，心中的思绪随着水流飘向了远方。而此
时的我，正坐在其中一张长椅上，面朝阳光投过
来的方向，对着镜头比划爱心，留下一个倩影。

河堤边上，长满了红色、黄色的扶桑花，宛
如一团团燃烧的火焰，热烈而夺目。花瓣如丝
绢般柔滑，层层叠叠，簇拥着嫩黄色的花蕊，更
像是艺术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几滴露珠还恋
恋不舍地停留在宽大而柔软的花瓣上，折射出
晶莹的光芒，让扶桑花看起来愈发娇艳欲滴。

微风拂过，扶桑花轻轻摇曳，姿态优美动
人。它们相互依偎，又各自绽放，像是在举行一
场盛大的花之舞会。矗立在花丛中，我仿佛置
身于一个梦幻的国度，被它们的美丽所包围。

沉浸在这初冬的美好时光里，我聆听着岁
月的低语，感受生命的宁静与美好，尽情地享受
这柔软的浅时光。

初冬，柔软的浅时光
许开斌

黄豆，因其百搭特性衍生出腐竹、黄豆酱、豆
腐干等多种副食品。在武宣，这个富含蛋白质的
特产因地处东乡大盆地的砂质土壤而清香味浓，
品质上乘。与它一同名声鹊起的还有产自百崖大
峡谷山槽水中的鱼仔。

常年生长在沟溪中的鱼儿，个头筷子般粗，个
体肥硕，清甜无腥。有的晶莹剔透，骨刺内脏清晰
可数；有的颜色微黄，不注意看分不清是鹅卵石还
是游动的生命体；有的黑白黄相间，摇头摆尾给水
的世界搅起五彩斑斓。在如此纯净的环境里生长
的鱼儿，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黄豆和它
搭伙是绝配。一碟黄豆焖鱼仔外加一道翠绿诱人
的青菜，豆的脆香、鱼的清甜、青菜的调和，成为好
送酒又下饭的揽客尤物，往往能醉一桌人。

在使用粮票、布票和肉票的年代，放竹箕下河
十多分钟，一两碗活蹦乱跳的鱼虾就捞回来了。
直接下锅，煎到两面金黄滋滋冒油时，囫囵吞枣般
填满清汤寡盐的肠肚，抹着满嘴鱼香心满意足。

生产队时代黄豆稀少，收获一麻袋分到自家
也仅有一斤几两。不知是谁发明了这道做法：从
河里挑一些黄豆般大的石子回来搓洗几遍，跟鱼
一起翻炒，既闻鱼香又能哄肚子。于是到了傍晚，
锅铲搅拌石子的悦耳韵律在紧贴一隅的房舍散发
开来，不啻于呼朋唤友的号令。

大人总是先把鱼夹到小孩的碗里，任由爱怜
的目光追随着香喷喷的鱼儿，即使是馋虫在胃里
翻滚，脸上也要挤出对几天才见一次肉腥不屑的
表情。待孩儿狼吞虎咽后露出黑黝黝、亮晶晶的
石子，年长者才咂巴着嘴舔一舔嘴唇，迫不及待地
把残留碗底的东西拈到嘴里吸吮。先是小心翼翼
地轻触嘴唇，继而贪婪而急速地塞进口腔，啜到无

味时才心满意足地眯起双眼暗暗回味。
这时，调侃的笑语和着鱼腥、石香，在男女老少

间穿梭。家境好的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几两糖泡酒，
猜码声、争论声、叱骂声此起彼伏。尽管大家穿的
是补丁衣裤，但乐得真诚、活得自在。此时，你言我
语中曾有的隔阂，被含在嘴里的卵石磨蚀殆尽。

曾几何时，随便捞捕的涓涓溪流再难见鱼群
自由自在地嬉戏。日渐稀少的溪水仿佛在述说环
境的变迁，逆风狂卷似乎埋怨电鱼机的泛滥。人
们在警醒于生态失调骤然亮起的红灯时，也促进
了保护大自然的理性回归。

时光荏苒，如今人们再也不用去捡拾替代黄
豆的无油无盐的石子，但那段真实的生活乐趣始

终难以磨灭。
司空见惯的是，房车乐此不彼徜徉在山清水

秀的百崖槽溪流边。清澈见底的鹅卵石映照着蓝
天白云，悠然游弋的鱼群再现斑斓活泼的身影。
红红绿绿的帐篷错落有致地散落在青山绿水间，
人与景融合，构成了一幅和谐的山水田园画。

更多人慕名前来尝鲜，甩出钓竿，在阵阵欢呼
雀跃中捧回几十条活蹦乱跳的河鱼。舀半碗溪水
把黄豆浸泡透，炸至脆酥，加入慢火煎制的金黄鱼
仔，放盐焖一会，整条溪谷都被那直钻鼻孔的鱼豆
香充盈，引得肚子不由自主地“咕咕”作响。

老人说，鱼仔具有补钙、养眼明目、美容养颜的功
效。在人们四处寻找“土货”的今天，出自国家4A级
景区百崖大峡谷的鱼仔无疑是大自然的友情馈赠。

“银鱼戏金”是武宣东乡十大名菜之一，唾手
可得的溪鱼配上金灿灿的黄豆，是招待宾客的一
绝佳肴。有人如此称赞这一佐酒好料：“闻得鱼仔
香，神仙也跳墙。”

家乡赞歌
刘顺志

一根甘蔗
接受了太阳的光泽
吸收了大地的营养
融汇了蔗农的辛劳
繁衍成茂密的蔗林
在这神奇的地方
掀起阵阵动人的蔗浪
蔗浪是一曲乡村振兴的战歌
是一幅描绘富足的彩图
是蔗农欢愉的心声
是壮乡美好的希望

开榨了
沸腾了
当收割机的鸣声隆隆地轰响
当蔗农的砍刀刷刷地挥动
汇成大丰收的交响曲
洋溢在广阔的空气中
成为最喜人的乐章
那捆好的甘蔗堆成一座座小山
那装满高档料蔗的车子
一辆接着一辆
从各处的蔗地驶进当地的糖厂
不一会儿
酿制成如雪的白糖
源源地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灌甜了神州的大地
灌甜了亿万人的心房

人们齐声赞美你创造了这甜蜜的财富
高歌你博大的爱心和不平凡的贡献
给你美名——中国糖都
来宾，我可爱的家乡
你肩担着历史的重任
再接再厉
在新的时代里
快马扬鞭
奔向更加甜蜜的前方

蔗海抒情
覃国钧

画卷迷人入眼帘，无边蔗海浪纤纤。
勤劳汗水遂心愿，在望丰收信手签。
歌袅袅，喜沾沾，金秋田野染霞烟。
如歌道路多宽阔，奔向小康好运添。
眺望心神更悦然，扬波蔗海画新鲜。
拓宽致富腾飞路，振奋乡村幸福泉。
歌阵阵，喜连连，蜜流土地漫香甜。
三农好雨多滋润，万众高歌乐远绵。

躬耕者
曾毓琳

你要找他，就去旷野里吧
那里有绿色的山岗
有清澈的溪水，在夕阳下流淌
有金黄色的风，吹过旷野里的银杏林
吹过沉甸甸的稻穗，还有粗壮的甘蔗
它们将大地深处的苦难
演变成了温饱和甜蜜

你要找他，就去旷野里吧
他从来都是以躬耕者的形象
与太阳和星月对话
他最喜欢秧苗拔节生长的样子
他的眼睛总是盯着暗夜中的微光
他常常捕捉薄霜在草尖上奔走的声音
那是他内心小小而又丰盈的欢喜

一生都在旷野里躬耕的人啊
青春是他永远的印记
不曾远去，也不会消逝

两周前，老家村里的成哥给我来电，
刚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多喝了两杯，因
为语气过于粗壮豪爽。成哥埋怨我换了
电话没告知他，害他辗转打听了一番，接
着说我是他最好的兄弟，他儿子即将大
婚，叮嘱我一定到场。挂完成哥的电话，
我莫名感到高兴，成哥终于又要完成一项
人生大事了。

成哥比我大几岁，说我是他最好的兄
弟，还真不是随便说说。他和我一样，都
喜欢看书、写作，我们也因此成了无话不
谈的文友。

成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中生，我
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专生，学历上是相
当的。

在那个大学生被奉为天之骄子的年
代，能考上大学的人凤毛麟角。当时，我
们近千人的小村没出过一名大学生，成哥
也没能例外，读完高中就回村务农了。但
他养成了看书的习惯，经常看些文学作
品，算个文艺青年。这在务农的村人看
来，只是不能挣钱的消遣活动罢了，因此，
成哥平日看书很是低调。

在农村，结婚成家对不少人而言是个
大难事。成哥转眼成了一名大龄青年，无
心在家安分劳动，喜欢到处去游玩。那个
年代的青年，只要有一辆自行车，便能满
世界疯跑。成哥南下北上，常去别村结交
朋友，其目的有二：一是认识些志趣相投
的兄弟，以后出门好办事；二是看看有没
有合意的姑娘。他为人随和，有读书人气
质，所到之处老少皆欢。

各村的游历让成哥认识了好几位“有
点希望的姑娘”，在那个没有电话手机的
年代，这几位姑娘成了他通信的笔友。多
年看书积累，写信这活计对成哥而言是一
件乐事。他心仪其中一位象州姑娘，在信
中表露了钟情之意，却迟迟等不来回信，
很是难过。

成哥常说：“不管你追求的是什么
事，在你下了大努力之后，总会有运气很
旺的一个时段，抓住了就能逆天改命。”
接近而立的那一年，成哥的运气很旺，相
亲时与一位姑娘对上眼，没多久就拜堂
成亲了。

成哥新婚后不久，曾在信里表白过
的那位象州姑娘，突然出现在小镇的集
市上。她带着礼物，一路打听我们村怎
么走、成哥家在哪里？当赶集的村妇问
她是成哥什么人时，她红着脸不好意思
回答。村妇心领神会，便告知她成哥在
两个月前结婚了。姑娘听后宛如晴天霹
雳，花容失色，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她
本想掉头就走，但人已到此，说什么也得
见上成哥一面。

成哥看到梨花带雨的象州姑娘突然
到来，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得热情招待，
安慰姑娘说造化弄人。姑娘沉默不语，最
后带着无尽的遗憾，恋恋不舍地走了。

在那个书信为媒、信息不畅的年代，
不知造成了多少“迟来的告白”，成哥的遗
憾故事，只是其中的个例。

时光飞逝，一转眼，成哥的儿子也结
婚了。愿新一辈的情侣佳人，在信息通达
的大好条件下，都能寻觅到“愿得一心人，
白首不分离”的真爱。

一九八六年夏的某日清晨，李扬军边跑边
喊：“老蓝，还做梦吃叉烧粉，不参加作文竞赛
啦？”我脑子嗡的一下，不说是周日？李扬军气急
败坏：“我的小祖宗，校长他们都往镇上去了。”

我跳出窗外，跃上自行车后座两人风驰电
掣到了街上。榕树下，全街唯一的粉摊，五只残
留叉烧肉香的碗还未收拾，想来是校长他们刚
刚坐这吃粉。旁边坐着两个大人，其中一个横
眉倒竖喝斥李扬军：“小兔崽子，给我下来。”自
行车在农村很显贵，轻易不给小孩子糟蹋。李
扬军回他“我懒得理你”。那人说：“把车子留
下，我去你大舅家领猪仔，养大卖钱养你这只小
兔崽子。”李扬军大急，连说要送老蓝去古蓬镇
参加作文竞赛。那人仍不由分说，一双大手把
我们抹下车：“滚去找你二舅。”

另外一个垂眉的人说：“你用哪一朝黄历，
他二舅带自行车去宾阳快半月了，哪还有车。”
他心疼地瞅向我，“我倒有架‘嫁妆车’，你们骑
上吧。”“垂眉”老婆曾嫌他家穷，说他家啥都没
有，全靠自己带过来的自行车、缝纫机充门面。
李扬军摇摇“嫁妆车”问：“能行吗？”“‘垂眉’昨
天还骑到镇上，你试试吧。”卖粉的二拐说。我
与李扬军蹦上“嫁妆车”，却发现脚踏没了硌脚，
车把也不好，只好将就着骑。缺一只脚的二拐
在后面喊：“老蓝，考出个样子来，为乡下人争
光。”李扬军回了句：“知道啦，留两碗叉烧粉等
我们。”

“嫁妆车”太大了，李扬军却驾轻就熟，一米
四五的身躯在“嫁妆车”横杠下穿梭。上坡路我
们合力推车，下坡时则松开手刹，呼呼热风吹过

耳旁。
到了一处急坡，李扬军仓促惊呼：“快下车，

链条卡了。”我也叫起来：“你快刹车！”
被刹住的后轮陷入泥田，前轮举在半空。

李扬军坐在泥地上，我被压在下面，陷入水中，
黄黑色的泥浆灌进衣裳。李扬军打了四个喷
嚏，我打了五个喷嚏，这才缓过神来。李扬军
解释说车把转不动了。我们用力抽出脚，鞋没
了，摸索一阵，各只找到一只。自行车还陷在
泥中，李扬军使劲摇晃车把，我在下边推。柳
树下有位大爷打趣道：“看，两个小兔崽子用自
行车耙田。”

我们把车拖到路边，李扬军摆弄一阵说：“怪
了，以往向后转动脚踏半圈就顺了，今天越转越
不对。”一旁观察我们许久的大哥说：“你们要先
往后再往前再往后，都是半圈，就接上了。”李扬
军和我力气不够，大哥龇牙咧嘴倒腾几下，说：“好
啦！”他皱皱眉头，“这车比我还老。”李扬军指指
后面说，后轮没气了。大哥问我们去镇上干嘛，
李扬军说考试，大哥叹了口气：“哎呀，我没有车
帮你们。”李扬军泪团在眼内打转。我看看前方
望望后方，对他说：“离镇上不远了，你先回去
吧。”李扬军担心我的衣服浸湿了，我拍拍胸脯
说：“大丈夫不拘小节，我脱光躲树背后，你们洗
净拧干了我再穿上。”大哥与李扬军替我洗去衣
上的浮泥，又龇牙咧嘴地拧干。李扬军说：“我们
的鞋一样大，我那只你穿上。”太阳像火一样炙
烤大地。李扬军搓掉双手干泥后不停地拭泪，

“我只能帮到这了，你一定要考上。”
我甩起左手，跟随白云的脚步，一路过了一

处独山脚、一片椿树林、一方绿水塘、一座石栏
桥，穿过长长的街道，过了烧鸭摊、面粉摊、叉烧
粉摊。前方有座刻着五角星的牌坊，再往里就是
过去的乱坟岗，现今的镇中心小学。几只知了在
榕树上“依依呀呀”歌唱，几位老师在树底“切切
察察”闲聊。校长黑下脸：“怎么这时候才来，一
身泥臭，你落坑里啦？”旁人忙劝说到了就好。一
人把我引至一幢砖瓦房的二楼。校长在背后

说：“别看他长得不像样，他读过四大名著，写得
一手标准小楷。”考场内，一位用粗框眼镜盖住白
眉毛的姓戴的老师温和地说：“前面的人都来早
了，时间还长，好好考试。”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清
晰入耳，像淋过蜂蜜水的叉烧粉一样美好。

考场上，三十来号人在试卷上奋笔疾书，一
篇篇作文在淡黄的纸上绵延。戴老师为我送来
了额外的草稿纸、橡皮擦、墨水。他默默退到我
身后，惊奇地观看我整洁的卷面与标致的正楷，
走开后嘴里喃喃“真有意思”。

我经历了历史上最百无聊赖的暑假。我开
始喜欢做梦，时而梦见我中了大奖，时而梦见我
在考场上忘记署名，时而梦见一辆崭新的凤凰
牌单车驼着我与李扬军，飞上湛蓝的天空。允
许人类做梦或许是上苍最大的仁慈吧。

有时，我跟随爸爸到镇上赶集，两毛钱的汤
圆或红糖水为平淡的暑假增添了惊喜。上街买
青菜萝卜面条的戴老师偶尔出现在牌坊下，他
总是对我们报以神秘而慈祥的微笑。我也曾经
想，如果他是我的老师就好了。

那年的金秋终于来临，野外的玉米已经长
得像手肘一样粗壮。新学期开启不到一周，学
校传来了炮鸣的声音——我的作文荣获中南五
省中小学作文竞赛特别奖。

我需要到县里领奖。校长命令我必须换上
李扬军的白球鞋与白衬衫，尽管我因此变得更
黑更瘦。因为县里准备在大礼堂召开全县教育
工作大会，我将在会上接受副县长的颁奖。“必
须穿着像样。”校长说。

副县长向我伸出宽大温厚的手，包住我瘦
弱的左手，递上珍贵奖品——一杆双羊牌毛笔、
一杆英雄牌钢笔、一杆三星牌铅笔，还有鲁迅的
《故事新编》。他说：“是我特意买给你的，希望
你成为一名作家！”

那是我人生中首次抵达县城。当时，忻城
县的气派令我怀疑到了首府。1985年是国际和
平年，联合国呼吁世界各国与联合国一起共同
努力，捍卫和平、保障人类未来。进入宽敞整洁

的芝州，耳边播放着由郭峰、崔健、王虹、韦唯、
李玲玉、付笛声等百位歌星联袂演唱的《让世界
充满爱》，和平年纪念邮票被放大数十倍贴到邮
政局门口进行宣传。领奖后的我尾随校长从县
大礼堂到县招待所用餐，再从县招待所到县汽
车站。我好奇地瞅着县城的楼房与楼房上的爬
山虎，掰开手指头数了数，距离我到县城读高中
还有六年时间。

每日往返一趟的客车载着我与校长返回镇
上。凤凰牌自行车队领着我从镇上返回村里，
班主任春风满面骑在最前头。路人纷纷聚来一
睹我们的风采，他们用本地壮话说“真像样”“真
像样”。

我被簇拥到二拐的粉摊前。二拐请路人帮
忙，摆出十几碗叉烧粉，要请大家吃粉。二拐赚
钱不容易，大家纷纷谦让，最后是我与班主任等
几位一起坐下来。大家又推让：“大学生先吃。”
吃完粉，我双眼含着泪，小声说：“我想给我奶奶
带一碗，她快二十年没吃叉烧粉了。”二拐爽朗
应下：“多带两碗吧，还有你爸你妈不是。”我爸
三五步赶到街上，手里拎着叉烧粉乐呵呵的。
那一夜星光灿烂，镇上与街上有不少好事者放
了半晚上的鞭炮。

奶奶说二拐的粉真好吃，妈妈说还有蜂蜜
的甜味，爸爸说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香的粉。
三人舔干汤水，将二拐的海碗反复清洗干净。
他们说不要小看缺少右腿的二拐，他头脑可聪
明，会做生意的人都聪明。

后来，我考了所985大学，有了份稳定工作。
每次想起一九八六
年的那场考试，我仍
不由得感慨万分。
街上的叉烧粉店仍
在，但二拐已经老
了，进进出出的是一
位“90后”女子。

世界真的不一
样了。

一九八六年的作文竞赛
蓝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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